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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落大地，肃杀万里，那该是怎样凛
冽的寒意？而此刻望去，那皑皑雪色是
原驰蜡象起伏跌宕，那天上地下是鸟影
不见滴泉成冰。但是，就在这个飘着大
雪的傍晚，我却捧着一团火。这火，就在
我的唐诗里燃烧，就在我的灵魂的深处
燃烧，我情不自禁在稿纸上写下了一行
字：雪落唐诗炽如火！

这火一样的雪，把我烧灼得热血沸
腾而激情昂扬，也让我浮想联翩遐思飞
翔。“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
骑逐，大雪满弓刀。”（卢纶）匈奴的首领
单于，要在这大雪之夜里逃跑了，我军将
士策马扬刀，乘胜追击杀声震天，他们发
誓要把单于歼灭在茫茫雪野，以保卫边
疆告慰生灵。这是怎样的血性，又是怎
样的无惧和英勇？而李白的“五月天山
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
看。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愿将腰下剑，直
为斩楼兰”，更是异曲同工，而别有阔意和大境。
在大雪纷飞天寒地冻之中，大唐将士枕戈待旦，
随时准备扬剑跃马，驰骋疆场，那又是怎样的铁
骨英姿，怎样的气势如虹，怎能不让我吟之心潮
起伏，唱之情如江涛，怎能不让我灵魂飞越千年
扑进诗人的情怀，共拥那照亮夜空的猎猎光芒。

喜欢唐诗里的雪，这雪总是飘在边关，飘在
军营，飘在硝烟弥漫的战场，而闪耀着战火的光
彩，民族的光彩。这雪，如同大唐将士的灵魂，向
天长啸，也向野长舞，更如同漫天飞射的箭矢，飞
射着报效国家的坚贞和忠诚，让我感慨万端，让
我心醉神动，让我想回到那个朝代去佩剑挽弓纵
横疆场，去领略大唐那俯瞰大地气魄、威震四方
的豪迈。

时常地，我会品味这雪。品味它的灵动，品
味它的神圣，品味它的火热，还有它的冷峻和骄
傲，凝重和狂放。

“马毛带雪汗气蒸，五花连钱旋作冰。幕中

草檄砚水凝，虏骑闻之应胆慑。料知短
兵不敢接，车师西门伫献捷。”（岑参）我
时常会想，这战火硝烟，这疆场搏杀，这
铺天盖地的大雪，为什么会在唐代诗人
的笔下迸发出如此轰轰烈烈的激情？即
使这天寒地冻风如刀锋，即使这滴水成
冰泉凝无声，这雪也如同燎原之火，炙烤
着天空和大地，炙烤着我们民族的历史
和记忆。我相信这和他们人生的凌云志
向相吻，我相信这和他们的理想追求相
合，因为他们之中不乏叱咤疆场的勇士，
更不乏“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边关五十
州”的雄心和壮志。沧海横流方显英雄
本色，风雪边关方显赤诚如火。这诗作
一旦出自英雄那剑戟一样的笔锋，就有
了一腔炽热的豪情，就有了永恒不熄的
赤灼，就有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熊熊燃烧
的精神，就有了我们民族极目世界的高

度！
在我心里，我以为这诗就是淬火而成的刀枪

和剑戟，那一道道耀眼的闪光，就是诗人如火的
目光，如火的思想，如火的生命。“十里一走马，五
里一扬鞭。都护军书至，匈奴围酒泉。关山正飞
雪，烽火断无烟。”（王维《陇西行》）想那陇西之地
惨遭铁蹄，却又是风雪狂舞烽火难燃危情难递，
这是何等地紧急。而此时，一骑报信的火龙驹疾
驰而来，蹄踏冰雪，声啸长野，飞如电光……掩卷
闭目，我仿佛看到诗人向我飞奔而来，他的目光，
他的神色，他的发梢，他的衣角，他的整个身躯都
在燃烧，连那铺天盖地的大雪，也成了飘舞的火
焰，这就是诗人的真诚和铁血，这就是大唐的风
骨和豪勇！

雪落唐诗炽如火，这火是一种精神，是一种
境界，是一种无敌天下的气概。虽经千年，依然
在熊熊地燃烧，依然在照耀着这个冬夜，让我领
略大唐的风神，大唐的声威，大唐那剑指天下的
雄魂，也震撼着我的心灵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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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村的秋月真大，又正相当于上午十点左右的太阳，
气势自是非凡。明媚月色中，看远处，山头依稀可见，观
近景，树叶一片一片，分得出轮廓，吸一口，是青青的润，打
一个喷嚏，竟是透肺入腑的爽。好，真好，不是来寻朋友，
哪有如此享受？我暗自庆幸，就打趣黑哥：还有哪些宝
气？早早献出来吧！黑哥装起了深沉，说不急不急，起急
吃不了热豆腐。想想黑哥下午的大哭，我哑然。一壁说
着，我们爬上了高处，遍寻见不到水库，却不去想什么叫

“缘木求鱼”。在树林里兜了一阵，说了些闲话，原路返
回。女主人早到家了，正欢欢实实地为我们炒菜呢，见我
们进门，低眉顺眼打招呼：孩子说恁来了，我还不相信
呢！恁也真是的，也不言一声，好有个准备。黑哥吭吭哧
哧说不出话，我抢过话头道：有人急得慌，连明天都等不
了呢！黑哥暗捅我一拳：别胡说。女主人偷偷睃了黑哥
一眼，却被我逮了个正着，那一瞬间我惊了，惊得有些发
呆——那是怎样的眼神啊！我知道啥叫“明媚似月”了，

我知道啥叫“目光如电”了，正想上前调侃几句，女主人说
声：快进屋吧！急急地踅回灶间去了。

进屋入座，开始喝酒。酒是金奖的红宝丰，显见是主
人珍藏；菜也出格地丰盛：一个牛肉罐头，一个鱼罐头，一
盘番茄炒鸡蛋，一盘炒山青菜，一碟腌咸菜，一碟花生豆，
一盆冬瓜烩豆腐粉条，等了一会儿，又端上一大盆清炖土
鸡。主人倾其所有款待我们，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喝
吧！吃吧！把感动融化到行动里就得了。起初，男主人
企图把孩子打发开，我与黑哥坚决反对，争执当中，女主
人一锤定音：又不是别人，坐吧，坐一起热闹。于是，男主
人、女主人、十来岁的小女孩、七八岁的小男孩，六个人围
成一团，吃喝说笑，热闹得一塌糊涂。黑哥问主人咋不见
大女儿，女主人回答说在乡中上高二呢，两星期回来一
次，不能给恁敬酒了。多种信息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夫
妻健康、儿女双全的家庭，有多么和谐、幸福。

一边吃喝，一边闲聊，不知不觉谈到了理想和信仰问
题，女主人话稠起来，稠得不容别人插嘴。男主人看着黑
哥笑道：疯劲儿又上来了。女主人道：难得见老师来，还
不让人说句心里话？男主人说你说嘛，谁敢不让你说
话？黑哥笑道：看你们俩这样儿，就想起了从前。黑哥和
男主人互相看了看，哈哈大笑，女主人竟然羞涩（成色十
足的羞涩））得低下了头。

原来，男主人女主人都曾经是山区里的优秀青年，有
文化，能歌善舞，黑哥早年到山区搞文化普及，他俩同时
被抽调为工作队员，三个人就此结识。工作队搞了大半
年，三个人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两个青年之间，更多了
一层别样情愫。黑哥回城后，两个青年隔一段就结伴进
城，与黑哥谈文艺，谈理想，谈未来。黑哥爱才惜才，多方
努力想帮助两个青年从山区走出来，但都没有成功，只在
公社文化站给他们弄了个“零干”的角色。后来，两个青
年结婚，黑哥还专程到山区祝贺呢。

别扭随着第一个孩子的出生来临了。那时候刚又
兴起了单干——地，分了；林，分了；机械，卖了；山，包
了……公社变成了乡，文化站定岗定员清理临时工，两
个青年做不成“零干”了，回到村里，也像其他山民一样
用镐向土里刨食儿。文艺远去了，理想破灭了，至于未

来，一清二楚，他们父母的现在就是。两个青年苦闷至
极，抱上孩子找黑哥诉苦。黑哥这才意识到是自己害
了他们，让他们当工作队员，给他们谈文艺、谈理想，还
帮他们当“零干”，弄得他们骑上马下不来了。可自己
错了吗？没有；青年人错了吗？没有，那是哪里错了
呢？这理儿太远太深，黑哥想不大通也理不大顺，只能
劝他们慢慢来，他们还年轻，机会会有的。男青年究竟
是男人，很快转变了，安心过日子。女青年却固执得厉
害，坚持要实现理想。她的理想究竟是什么，她自己也
不清楚，她只清楚隔一段就到城里找黑哥一次，顺便给
黑哥带去些山货。男青年陪她她去，男青年不陪她她
还去。大女儿大了，小女儿出生了；小女儿大了，男孩
儿出生了……冬去春来，岁月改变了一切，男青年变成
了地道的山村汉子，女青年变成了十足的山村妇女，唯
有一点没变，那就是女青年心中的“理想”。恰在此时，
有传道者向她传递福音，恰若干柴遇烈火，女主人迅速

成为骨干分子，她的家也成了兰沟及其附近山村的聚
会点。

“反正都是叫人行善的，农闲了传传道，也算积德。”
男主人似乎有些无奈。

“不是算积德，根本就是积德，积大德。”女主人当仁
不让。

黑哥嘴里咝咝作响，像是对大家说，又像是自言自
语：“我说这几年没消息了，原来……好，也好，总要放个
地方，得有个地方……”

我搭不上腔，端起杯子喝酒。
不知不觉一瓶酒完了，男主人开新瓶，女主人说三个

人一瓶差不多了，不能醉酒，明天再喝也可以嘛。男主人
说这可不能听你的，老师轻易不来家。女主人还要拦，黑
哥说话了：你说让我们喝吧，最好喝醉，你也不想想，你有
地方放了，我们还悬空着呢。女主人愣了一下，站起来
说，我去把汤热热。

女人孩子离席，剩下三个爷们儿，在黑哥的提议下，
开始划拳，杀声一起，气氛立马热了。魁五首啊，巧七关
啊，四季财啊，六六顺啊……直杀了个地动山摇星坠满
天，看来这世俗的快乐，也迷人着呢！在那一刻，我脑子
里突然出现了东坡居士的忘情文字：

“佳肴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
既白……”

不过我们没有“相与枕藉”，因为不是在江中，而是在
人家家里；我们也没有喝到“东方既白”，而是在明月西坠
之时，黑哥突然决定下山。人家女主人早已把下榻之处
安顿好了，可是黑哥脖子里的犟筋也翘起来了，全不顾男
主人的死拉强拽和女主人的声音颤抖，一意孤行。说也
怪了，我内心非常赞同黑哥近乎荒唐的决定，抢步出门就
跑，总算彻底掐断了男女主人的挽留之意。

月亮真美啊！明、净、软、柔、甜，孤零零挂在深深的
天幕里，真真是清澈透底啊！真真是勾人心魄啊！天穹
之下，山，黑黑的，路，白白的，风，凉凉的，气，润润的，此情
此景中，仿佛什么都不存在了，只剩下月下的人和人上的
月，交错移行，渐行渐远，渐行渐远……下山之时的我与
黑哥，几乎没有说话，除去抬头看月，就是踢踢踏踏往下

蹭。我们知道，言语在此时此刻是多么苍白又可笑，西天
上高悬的明月可以作证；此时此刻的我们——两个没什
么出息又自命不凡的家伙，是多么由衷地感动啊！为男
主人，为女主人，为那个幸福的山村人家；为如歌如幻的
薄雾，为薄雾中的山峦，为山峦上的树木，为树木上的睡
鸟；为兰沟，为兰沟的月亮，为我们自己……

回到西大营，已近中午。所长朋友连声责怨我们不
告诉而失踪，让他着急事小，昨晚的大聚会算是泡汤了。

“把四大名士弄一起容易吗？我白操持了！”所长有点气
急败坏。我们连忙道歉、再道歉。看我们亢奋中透着疲
惫，疲惫中透着亢奋，所长甚是不解，也不好再说什么，当
即安排饭菜。吃喝当中，所长说中午来不及了，晚上吧，
晚上我再约一次。黑哥连连摆手，说饭后就走、饭后就
走，我也随声附和饭后就走、饭后就走。朋友睁大眼说不
见四大名士了？机会难得呀！黑哥说留点想头吧。我说
好景不可尽观。所长嗤了一声，说恁这俩家伙昨晚干啥
鸟事了，弄得神神道道的？不聚拉倒，要走就走吧！不过
有个问题得请教请教二位。这厮！什么请教？分明是要
耍花招刁难我们嘛！但也只能接招，不等黑哥应，我接话
道：出招儿吧。所长嗓子一拖，摇头晃脑道：

有句诗，叫“雨打沙滩——”下面是“点点坑”呢，还是
“万点坑”？你们回答。

黑哥刚要开口，我摆手拦住，对所长说：老兄，这个题
目太大，仓促间做来不成，等兄弟回去认真答好，给老兄
寄来，如何？

所长哈哈大笑，巴掌一伸说：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三只巴掌拍在了一起。
多少年过去了，我没有做题，朋友也没有催讨。直到

有一天突然忆起了兰沟的月亮，方扯出这笔旧债，而此
时，黑哥辞世已有三年。 （完）

“七”是数字，无人不晓。但在我国古
代，“七”还成为一种文体。

“七体”文章，在《楚辞·七谏》中已
经看出其端倪。其后，西汉的枚乘著
文，假设吴说客七件事，从而启发楚王
的太子，因此题作《七发》。从此，后代
文人纷纷仿效其体，比如《七激》、《七
命》、《七辩》、《七訉》、《七启》、《七释》
等，“七体”文章可以说太盛了。到了萧
梁的昭明太子编辑《文选》时，就把“七”
列为一门。

七体文章以讽刺规劝为目的，形式上
基本上是主客问答，主要是客人用七段话
来向对方进说，其中，前六段是衬笔，最后
一段才是全篇主旨。

戒嗔拥有最多的读者。《戒嗔的白粥馆》一、二部
畅销不衰，通过网络全球更有超过 6 亿人阅读过戒嗔
的生活禅——那些最能抚慰人心的小故事已经流传到
英、美、日本等国，他也被日本媒体誉为“中国版一
休”。

自幼出家的戒嗔 2007 年 4 月首次在天涯论坛现
身，以一篇“我是住在山里的小和尚，我来把我的寺庙
生活告诉大家”的帖子，缔造10天内360000次点阅率，
身为腾讯第一文化名博。引发了一场浩大的粉丝运
动。无数网友自发寻找书中所写的青青的茅山，小小
的淼镇，希望找到天明寺，那里已经成了读者心中的净
土。

不同于以前讲述身边小事，戒嗔在沉寂一年中潜
心研修佛理，并用心改编了49个最经典最耐人寻味的
佛经故事，针对 49 个人生主题，精妙佛理中渗透了现
代体验，诸如：快乐、恐惧、命运、时机、诱惑、错位、迷
失、拥有，讲到了人生的各种境遇。

戒嗔说，日本现在有说唱佛经，欧美有《释迦
吉祥林》的流行乐，源自东方的佛教成了西方最新
的心灵寄托。他希望以自己的方式为读者，尤其是
年轻人了解佛的魅力，放下身价的宗教图书他说：

“佛经里有许多流传千年的故事。任何有生命力的
事物，一定会有它的原因，如果我们用心去思索这
些融汇着智慧的经典，或许会有意外的收获。”

戒嗔以淡淡的语言，娓娓讲述最质朴却被大
家忽略的真谛。很多人在苦闷、失意、烦恼无法排
遣时，翻开他的书，或者打开“戒嗔的白粥馆”这个
空间，读一读小故事，如尝到了淡而暖心的白粥，
为他坦荡温厚的佛家气度所俘获，获得身心的安
顿，唤醒内心的力量。

问：现在的北京可不是三圈了。
答：那是肯定了，六圈也有了。现

在的北京，城市建设规模越来越大，
也不论内城外城之分了。道路也变成
了“三环路”、“六环路”了。

古人在城市建设时，还遵循一条
原则就是要努力“宣王之德”，也就是
说在建筑风格和规模方面要体现维
护、宣扬君王的统治权威。随着社会
的发展，古人所遵循的这条原则也逐
渐从“宣王之德”转变为“成民之事”，
为方便黎民百姓生活而建造，体现了
以民为本的思想。

问：这么说，古人也是早就意识
到“以民为本”思想在城市规划和建
设中的重要意义了？

答：是的。当初咸阳城最特殊的
地方就是城内布局的创新。创新的根
本点在于“成民之事”，而不再是“宣
王之德”。城内划分了宫廷区、商市
区、仓廪区、匠作区等八个区域，将城
内的官民居住部署得井井有条，城市
规模和管理在原来基
础上升华了一个层次。

说到这里，我想
起历史上对秦朝有“秦
人务实”的说法。当时，
秦朝国力最强盛，但是
宫殿却是朴实无华。其
他国家则是纸醉金迷，
奢华之风兴盛。所以秦
朝才能开源节流，养精
蓄锐，最后吞并六国，
称霸诸侯。

问：一篇文章说，
由于金融危机的出现，
许多国家为发展经济
伤透脑筋。而不丹这个国家却在实践
另一种发展模式，那就是超越GDP,一
切以人民的幸福与快乐为重。在新的
国家宪法体系下，不丹评价政府措施
和官员政绩的标准不是经济是否发
展，而是人们是否“幸福与快乐”。不
丹虽然人均 GDP 仅为 700 多美元，但
是人民的“幸福指数”却是全球最高
的。对于这种理念，你如何看？

答：追求全民幸福快乐，这个理
念值得我们国家借鉴。发展改革的最
终目标是什么？就是为了人民生活得
更好、更幸福，政府就应该关注这一
点，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放在最重要
的位置上，要高于经济发展的目标。

问：前不久，媒体报道说上海市
政府在规划2010年世博会园区时，充
分考虑到百姓的生活，提出“城市，让
生活更美好”的规划思路。保留了一
部分历史建筑，并告别了传统的大拆
大建的模式，保留居住区，使一万多
户居民免于搬迁。这样一来，既达到
了为周边的居民改善生活条件的目
的，又为企业发展开辟了空间，还治
理了污染源，一举三得。尤其是老百
姓没有吃亏，还成为直接的受益者。

这不是很好吗？
答：政府建造世博园区不是为了

一个半年的会期，而是为了城市的未
来奠基，努力做到人与自然、人与人
的和谐。当然好了。

问：那是否说，政府在城市发展
过程中承担着很重要的责任？

答：毫无疑问。假如把城市发展
比作一个人的心脏，那心脏跳快了不
行，心动过速；跳慢了也不行，心动过
缓。早搏更不行，会要命的。所以，要
节奏适度才可以。

我认为，现在的问题不在于这些
城市是否萎缩了、是否需要扩建。而
在于我们是让它以破坏性的、还是以
可持续的方式进行。

问：如果遇到不协调、不可持
续发展的情况时，应当怎样做？

答：有句古语说得好，“利不
百者不变俗，功不什者不易器”。对
百姓没有十倍的利益，宁可维持现
状。城市建设和发展也是一样，太

快了，容易造成社
会发展失调。太慢
了，不利于经济发
展，要一步一个脚
印、踏踏实实地工
作，又好又快地发
展才行。

老子在《道德
经 》 中 说 过 一 句
话 ， “ 重 为 轻 根 ，
静为躁君”。意思是
厚 重 是 轻 浮 的 根
本，安静是急躁的
君主。政府应当静
下心来认认真真地

总结城市发展的得失，充分论证，
给城市重新定位，不要动不动就 是

“楼倒倒”、“楼脆脆”，拆来拆去，
轻易改变城市的现状。要理性而有
序地去发展，使人和城市的结合更
加自然协调，和谐共生，生生不息。

第五问 子女可以做到“孝”，
却不容易做到“顺”

——百善孝为先
问：赡养老人、孝顺父母，是

做晚辈的义务和责任的义务。但是一
些做子女的常常感慨，孝顺真正实行
起来有些困难，其中有各种各样的原
因。对于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答：“百善孝为先”。孝顺父
母，这是天经地义的，不需要犹豫
和解释。这是我们中国几千年传下来
的传统美德。许多西方的老年人看
到中国子女对父母的孝顺，常常羡
慕不已。他们说，在西方，没有像
中国子女这样孝顺父母的。

问：但西方人不了解，一旦接
触到具体琐碎的生活时，真正履行
孝顺父母的责任，就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情了。你有这
种感受吗？ 7

这期间，王亚樵又结识了在国
内倡导无政府主义的北大教授景梅
九，开始钻研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
主义学说，参加无政府主义研究小
组，研究怎样打倒社会上的一切强
权。后来，王亚樵在反动政府统治
时代致力于暗杀大军阀、大官僚，
有很大一部分理论依据，是受了无
政府主义影响的关系。

越来越多的人前来相投，加上
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斧头
党”应运而生了。

当时，李鸿章的族孙李少川也
在合肥，听说王亚樵的事后，立刻
前来，请王亚樵为当时在沪的安徽
劳工做靠山，建立一支能打能杀的
队伍，开拓上海滩的地盘。

“上海滩上的这些孬种，向来欺
软怕硬，见到血就怕了。只要拳头
硬，这里不愁站不住脚。”

李少川走时，丢下了一千块钱
和五十把雪亮的斧头。“你大胆地
干，上海滩就是为你这样的英雄而
建起来的。”

王 亚 樵 将 信 将
疑 地 召 集 了 五 十 个
人，一人发了一把斧
头。这五十把利斧出
动了几次，立刻轰动
了上海滩。

聚 集 在 王 亚 樵
旗 帜 下 的 人 越 来 越
多，他们大多是安徽
劳工。王亚樵不停地
定做斧头，很快，持
斧头的人达到千人之
多。

上 海 滩 上 提 起
斧头党，没有不为之色变的。就连
流氓大亨黄金荣等人也胆战心惊，
常常告诫门徒说：“斧头党的事，
多一件不如少一件，能躲就躲。”一
些街头泼皮无赖，自然也都避之不
及。以至于赌徒们在赌场上发誓时
都说：“哪个瘪三赖账，让他出门
撞上王老九。”

王亚樵字九光，上海滩人便呼
其王老九。又因王亚樵手下子弟众
多，打仗常出其不意，有人相助，
上海滩人又称其为“九手手”。

随着队伍和影响的扩大，王亚
樵聘请了著名大律师李次山为“安
徽旅沪劳工工会”的法律顾问，他
挑选门徒中精通文墨的人，组织起
一个“公平通讯社”，作为喉舌，自
办油印小报，为自己声张呐喊。

1921 年夏至之夜，坐落在日晖
巷的安徽会馆闯进了一个五大三粗
的汉子。

“九爷，九爷！你要为我主持公
道！”

“九爷”把那汉子让进了自己的
卧室。这里是“安徽旅沪劳工工
会”的核心地带，旅沪皖人一系列
惊世骇俗、叱咤风云的壮举都是在

这里酝酿而生的。
“你有什么事？慢慢说吧。”

“九爷”很悠闲地摇着扇子，点了下
手指，一个女人递上一碗茶，那汉
子接过，诚惶诚恐地坐了下来。

原来，这汉子叫薛万才，合肥
上派河人氏，前年家中遭灾，今春
前来上海打工。因生得五大三粗，
力量无比，被一姓龙的老板看中。
龙老板经营食品加工，需要卸货的
人，薛万才正好派上用场。原先双
方约定，龙老板平时管吃管喝，另
外，每月再付三块大洋的工钱。

薛万才原本勤苦之人，见条件
优越，干起活来十分卖力，原先要
两个人干的活，现在他一个人就能
干完。

谁知，干了三个月下来，龙老
板始终未付工钱。这天早晨，薛万
才接家中来信，说父亲病重，急需
他带钱回去，不得已，才找龙老板
要工钱。

龙老板哪里把一个外地的穷小
子放在眼里，手一
挥，他手下的那群
监工一拥而上，把
薛万才打得鼻嘴流
血，扔出了工厂。

薛万才来到黄
浦江边，往家乡方
向 跪 了 三 下 ：

“爹，儿子没用，没
脸回去见你，你原
谅儿吧。”说完，就
要投江。此时，一
个码头上扛包的人
走 过 来 ， 一 问 话 ，
惊喜地说：“我们

是同乡，你合肥人吧？”
薛万才点点头。

“遇上什么麻烦了？”
薛万才把前因后果一说，那人

一拍大腿：“就这点事，怎么不去
找‘九爷’？”

说着，那人为薛万才指了路
径，让他找到安徽会馆来。

听了薛万才的话，“九爷”点
了点头：“你吃饭了吗？”

薛万才摇摇头。
“九爷”对手下说：“带他去吃

饭。”接着他又说：“你快点吃，吃
完了来带路，今晚就去把钱要回
来。”

龙老板早已睡熟。
“不好了，老板，起来。”
夜里值班的监工焦急地叫了起

来。
“怎么回事？”
“斧头党，斧头党来了！”
“姓龙的，下来！”外面的人开

始喊起来。
龙老板只好硬着头皮从楼上下

来。
“姓龙的，我们是来给

我们的同乡领工钱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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